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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敬
軒
演
經
典
舞
台
劇
︽
我
和
春
天
有
個
約
會
︾
的

延
續
篇
︽
我
和
秋
天
有
個
約
會
︾，
劇
中
飾
演
蘇
玉
華
的

兒
子
，
並
親
自
為
主
題
曲
作
曲
及
主
唱
，
另
外
更
寫
了

一
首
插
曲
︽
蟬
︾，
觀
眾
反
應
熱
烈
，
舞
台
劇
由
原
本
的

十
二
場
，
三
度
加
開
至
二
十
五
場
，
張
敬
軒
為
此
緊
張

得
患
腸
胃
炎
，
屙
嘔
大
作
，
另
一
方
面
，
張
敬
軒
要
增
磅
練

大
隻
，
因
為
他
在
劇
中
要—

裸
露
上
身
，
只
穿
底
褲
上

陣
。眾

所
周
知
，
該
舞
台
劇
，
排
練
時
間
長
，
薪
酬
卻
低
，
不

可
與
做
騷
或
拍
戲
比
，
張
敬
軒
肯
接
演
︽
我
︾
劇
，
因
為
：

﹁
今
年
我
要
做
些
特
別
的
事
情
，
例
如
為
替
別
的
歌
手
首
次
監

製
了
三
首
歌
，
如
果
末
日
之
說
是
真
的
，
我
很
希
望
在
末
日

前
還
了
自
己
的
心
願
，
可
是
為
了
︽
我
和
秋
天
有
個
約
會
︾

這
個
劇
，
我
很
緊
張
，
很
緊
張
，
以
至
早
前
患
上
腸
胃
炎
，

又
屙
又
嘔
，
醫
生
替
我
做
了
詳
細
檢
查
，
得
出
的
結
論
不
是

我
吃
了
不
潔
食
物
，
是
因
為
壓
力
。
﹂

一
場
腸
胃
炎
令
他
消
瘦
了
八
磅
，
他
又
要
努
力
增
磅
，
要

練
就
一
身
肌
肉
，
為
的
是
在
劇
中
他
需
要
脫
去
上
衣
，
只
穿

內
褲
，
﹁
我
已
努
力
做
運
動
，
跑
步
和
食
健
肌
奶
粉
。
﹂
我

笑
說
：
﹁
大
家
光
臨
想
知
道
你
會
穿
三
角
內
褲
還
是
平
腳
內

褲
多
點
？
﹂
他
賣
關
子
：
﹁
還
未
決
定
，
看
我
練
肌
肉
的
成

績
再
算
。
﹂

他
為
︽
我
︾
劇
寫
的
兩
首
歌
都
饒
有
意
義
，
其
中
一
首
更

另
生
了
一
個
他
與
家
傭
合
唱
的
感
人
版
本
，
﹁
我
在
家
裡
不

停
播
︽
我
︾
的
主
題
曲
，
我
家
菲
律
賓
工
人
原
來
是
個
酒
廊

歌
手
，
她
每
天
都
聽
︽
我
︾
曲
，
一
天
她
跟
我
說
，
他
弟
弟

因
自
閉
症
過
了
身
，
她
有
感
而
發
，
很
想
替
︽
我
︾
曲
填
上

英
文
歌
詞
，
憑
歌
寄
意
，
她
果
然
填
了
，
唱
給
我
聽
，
真
的

非
常
好
，
我
決
定
替
她
錄
音
，
其
中
一
段
她
填
上
菲
律
賓

文
，
我
決
定
跟
她
合
唱
，
我
唱
英
文
，
她
唱
菲
律
賓
文
，
會
在
這
三
個
星

期
內
派
台
。
﹂

另
一
首
歌
︽
蟬
︾，
是
張
敬
軒
為
紀
念
他
偶
像W

hitney
H
ouston

寫

的
，
﹁
她
過
身
，
我
很
傷
心
，
作
為
一
個
歌
迷
，
覺
得
她
終
於
可
以
高

飛
，
遠
離
狗
仔
隊
，
遠
離
是
非
，
自
由
自
在
，
所
以
這
首
歌
的
感
覺
是
很

飄
，
很
有
禪
味
，
我
填
了
英
文
詞
送
給W

hitney

，
鍾
志
榮
填
中
文
詞
，

用
︽
蟬
︾
做
歌
名
，
解
金
蟬
脫
殼
。
﹂
張
敬
軒
感
性
地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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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馬
承
鈞

張敬軒末日前演經典舞台劇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據
內
地
傳
媒
報
道
，
金
庸
自
己
斥
資
興
建
的
雲

松
書
舍
，
已
被
杭
州
政
府
當
局
挪
用
作
會
所
，
成

為
富
豪
飯
堂
，
以
為
牟
利
，
引
起
海
內
外
金
庸
迷

的
熱
議
。

內
地
的
傳
媒
記
者
打
電
話
來
問
我
的
意
見
，
我

乍
聞
之
下
，
也
不
免
吃
驚
，
並
作
了
以
下
的
答
覆—

既
然
這
個
書
舍
已
經
捐
贈
出
去
了
，
以
我
對
金
庸
先

生
的
了
解
，
他
不
會
對
此
事
多
說
什
麼
的
，
但
他
心
裡

應
該
不
會
高
興
，
因
為
他
捐
贈
的
初
衷
，
是
為
了
推
廣

文
化
發
展
。

這
當
然
是
我
個
人
的
看
法
。

我
自
己
的
心
情
則
複
雜
得
多
了
！
因
為
在
籌
建
﹁
雲

松
書
舍
﹂
的
時
候
，
我
受
金
庸
的
邀
請
，
過
檔
到
他
的

私
人
公
司—

明
河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期
間
，
也
曾

替
金
庸
到
過
杭
州
當
地
巡
看
過
，
所
以
對
雲
松
書
舍
的

興
建
過
程
，
也
略
知
一
二
。

﹁
雲
松
書
舍
﹂
的
題
匾
，
原
來
是
金
庸
親
自
請
黃
苗

子
題
字
的
。
後
來
紀
文
鳳
推
薦
由
汪
道
涵
題
字
，
最
後

的
橫
匾
改
用
了
汪
道
涵
的
手
跡
。

金
庸
興
建
雲
松
書
舍
的
念
頭
，
源
於
九
十
年
代
初
，
某
次
金
庸

伉
儷
由
張
浚
生
陪
同
遊
覽
西
湖
時
，
查
大
俠
對
西
湖
留
下
極
佳
的

印
象
。
當
地
的
杭
州
市
政
府
也
想
到
用
金
庸
的
名
氣
，
來
提
升
城

市
的
文
化
、
地
位
和
擴
大
旅
遊
景
點
。

在
張
浚
生
的
穿
針
引
線
下
，
杭
州
市
政
府
決
定
在
植
物
公
園
沿

湖
畔
撥
出
一
塊
地
，
興
建
雲
松
書
舍
，
金
庸
原
想
作
為
退
休
後
在

杭
州
的
一
處
府
邸
的
。

雲
松
書
舍
地
處
杭
州
西
子
湖
和
北
高
峰
之
間
，
位
於
杭
州
錢
塘

十
八
景
之
﹁
九
里
雲
松
﹂
起
點
，
又
在
康
熙
御
筆
西
湖
十
景
﹁
雙

峰
插
雲
﹂
之
碑
亭
側
的
杭
州
植
物
園
內
。
庭
園
深
深
，
花
香
鳥

囀
，
無
疑
是
讀
書
寫
作
幽
勝
所
在
。

原
來
中
央
有
規
定
，
西
湖
畔
不
能
興
建
新
建
築
。
雲
松
書
舍
的

建
造
，
肯
定
是
一
次
破
例
。

這
也
與
金
庸
的
江
湖
地
位
有
關
。

雲
松
書
舍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月
奠
基
，
並
開
始
興
建
，
由
杭
州

的
園
林
管
理
局
負
責
，
建
成
後
又
由
香
港
的
裝
修
公
司
作
內
部
修

飾
。據

我
所
知
，
雲
松
書
舍
在
興
建
的
過
程
中
，
也
不
是
一
馬
平
川

的
，
也
有
不
少
波
折
。

首
先
是
興
建
費
用
，
最
初
估
計
是
七
百
五
十
萬
元
人
民
幣
，
悉

數
由
金
庸
出
資
。

結
果
建
成
後
，
屈
指
一
算
，
建
築
費
多
了
一
倍
，
即
一
千
四
百

多
萬
元
。

這
是
八
年
前
的
費
用
，
內
地
傳
媒
說
金
庸
斥
資
二
千
萬
元
人
民

幣
也
沒
錯
，
按
目
下
市
價
的
計
算
，
相
信
也
要
二
千
多
萬
。
　

其
中
多
花
的
部
分
，
大
都
是
人
情
費
，
譬
如
單
是
消
防
設
施
，

如
果
沒
有
﹁
運
動
費
用
﹂，
就
很
難
辦
成
。

諸
如
此
類
費
用
，
並
不
都
是
花
在
建
築
費
上
。

雲
松
書
舍
共
用
了
兩
年
時
間
建
成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一
月
深
秋
，
雲
松
書
舍
落
成
後
，
金
庸
邀
約
一

批
好
友
去
參
加
落
成
移
贈
儀
式
，
筆
者
也
恭
忝
末
席
。

我
們
在
雲
松
書
舍
落
成
儀
式
之
前
一
天
，
預
先
作
了
瀏
覽
。

雲
松
書
舍
是
按
江
南
特
有
庭
院
風
格
建
築
的
，
白
牆
烏
簷
，
與

江
南
園
林
一
樣
，
從
外
表
看
來
，
庭
園
並
不
大
，
但
一
旦
邁
進
門

內
，
主
要
的
建
築
物
便
把
全
園
分
割
為
不
同
景
區
，
層
層
深
入
，

曲
徑
通
幽
，
引
人
入
勝
。

那
是
一
種
深
邃
的
大
！

︵
三
之
一
︶

關於雲松書舍
彥　火

琴台
客聚

由
潮
州
回
港
，
路
過
陸
豐
市
，

經
當
地
教
育
界
朋
友
帶
路
，
順
便

遊
著
名
的
烏
坎
村
。

兒
時
的
印
象
，
陸
豐
是
個
落
後

的
縣
城
，
比
惠
東
還
要
落
後
。
不

料
這
一
次
途
經
陸
豐
，
竟
是
一
個
現
代

化
的
小
城
市
，
道
路
筆
直
，
高
樓
林

立
，
並
已
升
格
為
縣
級
市
，
屬
汕
尾
市

管
轄
。

海
陸
豐
地
區
雖
然
沿
海
，
但
解
放
前

比
潮
汕
地
區
落
後
。
海
陸
豐
人
來
到
香

港
，
也
大
多
當
三
角
碼
頭
的
苦
力
，
處

於
社
會
的
底
層
。
在
香
港
興
辦
學
校
來

說
，
他
們
只
有
一
家
處
在
灣
仔
的
海
陸

豐
公
學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才
在
九
龍

再
辦
一
家
小
學
。
不
像
潮
州
人
辦
有
潮

商
中
學
、
潮
州
公
學
等
多
家
中
小
學
。

至
於
潮
州
人
主
持
的
大
中
小
學
更
多
，
如
林
子
豐

先
生
主
持
的
浸
會
學
院
︵
即
浸
會
大
學
前
身
︶、
培

正
中
學
小
學
、
洪
高
煌
創
辦
的
嶺
英
中
學
、
王
澤

森
創
辦
的
新
法
書
院
等
等
。
培
僑
中
學
實
際
上
也

是
潮
州
人
創
辦
的
。
第
一
任
校
長
葉
廷
英
雖
是
惠

陽
人
，
但
實
際
掌
管
校
務
的
，
即
是
副
校
長
林
蔭

原
。
林
是
潮
州
人
，
至
於
第
二
任
的
杜
伯
奎
，
第

三
任
的
吳
康
民
，
都
是
潮
州
人
。

話
扯
遠
了
，
還
是
回
到
對
烏
坎
村
的
印
象
吧
。

原
來
烏
坎
村
毗
鄰
陸
豐
市
區
，
也
是
一
個
頗
為

先
進
的
村
莊
。
它
頗
近
海
旁
，
漁
業
相
當
先
進
，

而
且
建
有
若
干
海
旁
樓
閣
，
吸
引
遊
客
前
來
就
餐

活
動
。
這
個
村
莊
，
可
能
有
計
劃
發
展
成
為
旅
遊

勝
地
。
因
此
，
房
地
產
業
也
有
所
發
展
。
這
大
概

也
是
惹
起
前
任
村
政
府
與
村
民
出
售
土
地
的
糾
紛

吧
。我

們
進
入
村
內
，
一
片
和
平
景
象
，
完
全
沒
有

緊
張
氣
氛
。
走
進
村
公
所
、
村
派
出
所
，
也
不
見

有
異
樣
的
眼
光
，
也
無
人
詢
問
和
阻
撓
。
村
公
所

貼
滿
擔
任
村
委
會
名
單
和
公
告
，
也
任
人
觀
看
和

拍
照
。
村
內
也
沒
有
公
安
巡
邏
，
沒
有
人
感
覺
到

這
裡
曾
發
生
轟
動
全
國
的
事
件
。

由
於
在
烏
坎
村
兜
兜
轉
轉
，
花
了
差
不
多
兩
小

時
。
離
開
此
村
，
已
經
下
午
六
時
，
所
以
決
定
去

魚后
門
吃
晚
餐
。
可
惜
大
巴
司
機
走
過
了
頭
，
到
另

一
油
站
停
車
，
結
果
只
能
到
大
排
檔
去
吃
魚
蛋
粉

或
豬
腳
飯
，
每
碗
盛
惠
三
十
大
元
。

印象烏坎村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偶
爾
讀
到
一
些
精
介
莎
士
比
亞
的
刊

物
，
深
被
︽
理
察
三
世
︾
的
結
局
吸
引
：

這
位
國
王
為
登
上
王
位
，
用
盡
卑
污
的
手

段
殺
人
無
數
，
最
後
在
生
死
大
戰
中
因
墮

馬
而
失
敗
，
於
是
悲
憤
地
說
出
了
一
句
將

江
山
與
馬
相
聯
一
起
的
經
典
對
白
。

由
於
我
沒
有
讀
過
這
部
名
著
的
原
文
，
只
能
好

奇
在
網
上
搜
尋
相
關
的
資
料
，
卻
發
現
這
句
經
典

的
對
白
，
流
傳

兩
個
不
太
相
同
的
譯
本
，
同
時

更
引
申
出
兩
種
不
同
的
解
讀—

—

姑
勿
論
誰
對
誰

錯
，
我
倒
覺
得
兩
者
也
同
樣
有
意
思
。

第
一
種
譯
法
為
：
﹁
馬
！
我
的
國
家
傾
覆
就

因
為
這
一
匹
馬
！
﹂
根
據
註
釋
，
原
來
理
察
三

世
當
日
所
騎
的
馬
匹
，
因
趕

要
上
戰
場
，
所

以
來
不
及
把
馬
蹄
固
定
好
，
所
以
才
能
理
察
墮

馬
，
戰
敗
，
繼
而
失
去
江
山
。
這
個
譯
法
引
申

的
道
理
，
我
們
全
都
應
朝
夕
警
惕
：
一
件
小
事

的
疏
忽
，
隨
時
引
發
難
以
回
頭
補
救
的
滿
盤
皆
落
索
，
也

與
︽
道
德
經
︾
中
的
﹁
圖
難
於
其
易
，
為
大
於
其
細
﹂
直

接
相
通
，
︽
周
易
︾
也
有
相
近
的
說
法
，
即
乾
卦
，
九

三
：
﹁
君
子
終
日
乾
乾
，
夕
惕
若
，
厲
無
咎
。
﹂

第
二
種
譯
法
為
：
﹁
馬
！
我
的
王
位
換
一
匹
馬
！
﹂
其

背
後
引
申
的
意
思
，
則
反
映
了
理
察
三
世
甚
至
是
我
們
所

有
人
的
共
通
點
：
對
生
存
的
執

。
人
為
了
活
下
去
，
辛

苦
打
來
的
江
山
、
堆
積
如
山
的
珠
寶
及
財
富
也
可
以
犧

牲
，
也
即
明
朝
栯
堂
禪
師
的
名
句
﹁
天
下
由
來
輕
兩
臂
，

世
間
何
苦
重
連
城
﹂
！

從
一
個
角
度
解
讀
，
自
然
是
勸
勉
每
日
營
營
役
役
的
我

們
，
財
富
比
不
上
健
康
重
要
，
不
過
進
一
步
理
解
，
則
是

︽
金
剛
經
︾
叫
人
要
放
下
的
﹁
壽
者
相
﹂，
也
是
道
家
就
叮

囑
我
們
要
做
到
﹁
外
其
身
而
身
存
﹂。

簡
而
言
之
，
就
是
要
放
下
生
命
長
短
這
觀
念
，
才
可
達

到
沒
有
煩
惱
，
甚
或
是
傳
說
中
的
聖
人
之
境—

若
用
中

醫
的
學
理
去
解
釋
，
部
分
原
因
就
是
擔
心
從
來
也
無
益
，

因
為
嚴
重
的
病
，
不
少
也
是
因
我
們
的
負
面
情
緒
所
養
出

來
的
！ 江山與馬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一
九
三
五
年
，
田
漢

和
聶
耳
為
電
影
︽
風
雲

兒
女
︾
創
作
了
主
題
曲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如

今
成
為
中
國
國
歌
，
香

港
的
無

電
視
台
在
新
聞
播

出
前
都
會
播
放
。

一
九
三
五
年
，
台
灣
中
部

大
地
震
，
當
時
的
新
竹
州
和

台
中
州
有
三
千
多
人
死
亡
，

一
萬
二
千
餘
人
受
傷
。
如

今
，
地
震
陰
影
常
常
為
人
帶

來
恐
懼
。

一
九
三
五
年
，
台
灣
首
次

進
行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
選
出

市
會
議
員
及
街
莊
協
議
會

員
，
相
當
於
今
日
的
鄉
鎮
代
表
。
如
今
，

兩
黨
政
治
只
重
政
治
不
重
民
生
，
不
知
道

是
選
舉
的
進
步
還
是
退
步
？

一
九
三
五
年
，
美
國
貓
王
、
李
敖
、
張

五
常
、
巴
伐
洛
蒂
、
伍
迪
艾
倫
、
小
澤
征

爾
等
人
出
生
，
在
音
樂
、
經
濟
學
和
歷
史

批
評
上
，
影
響
甚
巨
。
這
一
年
的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頒
給
了
德
國
的
記
者
兼
政
論

者
，
反
法
西
斯
主
義
者
卡
爾
．
馮
．
奧
西

茨
基
。
而
文
學
獎
則
未
頒
發
。

一
九
三
五
年
，
魯
迅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曹

聚
仁
，
信
上
說
：
﹁
今
天
卻
看
先
生
之

作
，
以
大
家
注
意
於
胡
蝶
之
結
婚
為
不

然
，
其
實
這
是
不
可
省
的
，
倘
無
蝴
蝶
之

類
在
表
面
飛
舞
，
小
報
也
辦
不
下
去
。
﹂

如
今
的
報
紙
，
日
日
都
以
蝴
蝶
之
飛
舞

為
報
道
重
點
，
偶
然
有
人
亦
會
提
出
不
以

為
然
的
結
論
，
但
提
出
的
人
依
然
看
那
樣

的
報
紙
，
並
且
以
之
為
題
材
來
上
電
視
評

述
一
番
。
昔
日
的
大
報
，
如
今
都
淪
為
魯

迅
說
的
小
報
了
。

香
港
這
個
城
市
，
最
暢
銷
的
報
紙
，
竟

然
都
是
小
報
，
嗚
呼
哀
哉
乎
？
不
，
人
人

為
之
搶
購
搶
閱
，
生
怕
人
人
都
知
的
八
卦

自
己
竟
然
遺
漏
，
會
淪
為
笑
柄
，
這
才
是

嗚
呼
哀
哉
之
道
也
。

1935年
興　國

隨想
國

日
本
推
理
小
說
固
然
是
流
行
文
化
的
瑰

寶
，
也
正
因
為
在
彼
邦
大
受
歡
迎
，
所
以

改
編
成
電
影
的
例
子
可
謂
不
勝
枚
舉
。
對

香
港
的
觀
眾
來
說
，
因
為
近
年
可
以
在
香

港
上
畫
的
日
本
電
影
數
目
大
減
，
故
此
銀

幕
上
由
推
理
小
說
轉
生
出
來
的
﹁
神
探
﹂，
自

然
印
象
不
深
；
嚴
格
來
說
應
以
︽
嫌
疑
犯
Ｘ
的

獻
身
︾︵
○
八
年
︶
中
飾
演
湯
川
學
︵
即
伽
理

略
︶
的
福
山
雅
治
算
是
最
為
深
入
民
心
。
不
過

一
旦
客
觀
地
對
照
一
下
日
本
推
理
小
說
改
編
成

電
影
的
系
譜
，
自
可
發
覺
在
他
們
心
目
中
，
阿

部
寬
才
是
銀
幕
上
最
具
說
服
力
的
神
探
代
言

人
。在

海
堂
尊
的
醫
療
推
理
系
列
作
中
，
阿
部
寬

先
後
在
︽
白
色
榮
光
︾︵
○
八
年
︶
及
︽
染
血

將
軍
的
凱
旋
︾︵
○
九
年
︶
中
，
飾
演
當
中
的

厚
生
省
﹁
神
探
﹂，
被
譽
為
﹁
邏
輯
怪
獸
﹂
的

白
鳥
圭
輔
。
而
在
妖
怪
推
理
大
師
京
極
夏
彥
的

改
編
系
列
中
，
他
則
成
為
靈
視
偵
探
榎
木
津
禮

二
郎
︵
擁
有
超
能
力
，
可
以
看
穿
他
人
心
中
所

思
所
想
︶，
分
別
在
︽
姑
獲
鳥
之
夏
︾︵
○
五
年
︶

及
︽
魍
魎
之
匣
︾︵
○
七
年
︶
出
演
重
要
角
色
。
至
於
在

東
野
圭
吾
的
神
探
加
賀
恭
一
郎
系
列
中
，
他
於
︽
麒
麟
之

翼
︾
中
再
度
化
身
成
為
神
探
加
賀
。
由
此
可
見
，
阿
部
寬

在
日
本
的
創
作
人
心
目
中
，
均
確
信
他
的
而
且
確
具
備
神

探
氣
息
的
適
切
演
員
來
。

由
衷
而
言
以
上
的
不
同
特
質
的
神
探
角
色
，
阿
部
寬
的

演
出
也
非
每
一
次
受
人
稱
頌
，
其
中
口
碑
最
差
的
肯
定
是

京
極
系
列
中
的
榎
木
津
禮
二
郎
，
由
外
形
設
定
到
人
物
氣

質
均
與
原
著
中
的
人
物
頗
有
出
入
。
反
而
如
東
野
圭
吾
筆

下
的
神
探
加
賀
，
描
述
上
已
提
及
他
五
官
深
邃
，
逆
光
看

有
黑
眼
圈
及
尖
下
巴
，
那
根
本
就
已
經
好
像
在
與
阿
部
寬

在
作
對
號
入
座
。
當
然
，
外
形
上
的
匹
配
與
否
不
過
是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
更
重
要
的
是
不
同
創
作
人
大
抵
都
看
上

了
阿
部
寬
不
按
牌
理
出
牌
的
狂
氣
素
質
，
這
一
點
與
棱
角

分
明
、
特
立
獨
行
的
神
探
形
象
非
常
吻
合
，
此
所
以
無
論

屬
洞
悉
一
切
了
然
掌
握
全
局
的
白
鳥
圭
輔
，
又
或
是
較
為

踏
實
甚
至
需
要
透
過
自
我
否
定
才
能
覓
得
真
相
的
加
賀
恭

一
郎
，
都
可
與
阿
部
寬
的
執
拗
堅
定
互
通
聲
息
。
不
過
以

上
的
演
出
方
法
對
阿
部
寬
而
言
，
其
實
也
可
說
是
駕
輕
就

熟
︵
電
視
劇
︽C

hange

︾
中
政
活
化
妝
師
的
角
色
更
加
明

顯
︶，
我
更
期
待
有
新
穎
的
神
探
形
象
出
現
可
以
令
他
再

上
層
樓
。

神探化身阿部寬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5月中，筆者赴浙江寧海出席「第十屆中國徐霞
客開遊節」活動。初到寧海，就被它獨特的山水
風光和生態環境驚艷了，難怪當年「遊聖」徐霞
客會從寧海開始他的天下遊。
期間當地官員陪我遊覽了浙東大峽谷、前童古

鎮、梁皇山勝跡和潘天壽故居。翌日又去30里外
的茶院鄉采風，在柘浦村山腳下邂逅幾位養蜂
人，便饒有興趣上前察看。
正在蜂箱前忙碌的漢子叫鄔茂達，養蜂40多

箱。因長年在外奔波患上嚴重關節炎，今年才回
家，以家門外滿山的雜花養蜂。老郭打開蜂箱
道：「這個季節蜜蜂繁殖最快，你看蜂箱快擠不
下嘍!」
他身後有位文質彬彬的長者，戴 眼鏡，頗有

學者風度。老先生說：「蜜蜂有靈性，一個蜂箱
住不下便要分箱。分箱前要培育新蜂王。老鄔正
在觀察新蜂王生長狀況，新蜂王一咬破王室，蜜
蜂就要分箱了。」得知老人是當地有名的養蜂專
家，我更來興趣，老先生很健談，說自己叫章志
明，奉化人，今年78歲，1956年畢業於寧波農業
專科學校。他指指身後一位六七十歲的婦人，說
那是其妻子。
我們就在路邊樹蔭下聊起來，鄔茂達忙從家裡

端來板凳和蜂蜜水。這一談，竟揭開一段充滿悲
歡的傳奇人生。
章先生當年農校畢業，分配到紹興地區新昌縣

農技站工作。他為人誠懇學問又深，很快得到當
地農民歡迎。1962年，章志明被「下放」，回到奉
化老家蓴湖鎮。當地有不少蜂農，年輕的章志明
就利用自己專長學習養蜂，很快「進入角色」，成
為當地蜂農帶頭人，養蜂使他家步入「小康」，他
稱自己幹的是「甜蜜的事業」。
豈料世事無常，「文革」來襲，一夜間章志明

與億萬國民陷入迷茫的窘境。因為蜂蜜令他「發
家致富」，造反派狠批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最
後將他關進牢房。兩年的囚犯生涯使章家遭致滅
頂之災：妻子被逼致死，女兒下落不明，蒙在鼓
裡的章志明還在獄中「反省」⋯⋯
後來十年浩劫終於結束，慘遭不幸的章志明否

極泰來重獲新生。剛過不惑的他擦乾眼淚重操舊
業，繼續他的「甜蜜事業」。在養蜂路上，他結識
了養蜂女——現任妻子傅春丹。
傅春丹身世也很辛酸。農家出身的她從小學裁

縫，18歲嫁給茶院鄉張家村的張學偉。學偉是四
鄉有名的漆匠，寫得一手好字。婚後他倆養了四
個子女，深感生活壓力，見養蜂能脫貧致富，他
倆就試 學。丈夫有文化腦子靈，妻子又勤奮，
兩人逐漸成為養蜂能手。雖然長年奔波在外，小
日子倒也其樂融融。幾個孩子也懂事，老大源彬
更是學業優秀，成為伉儷倆的驕傲。
好景不長，1974年在雲南養蜂時，張學偉被查

出癌症，傅春丹護送他到上海醫治，但為時已
晚，37歲的丈夫遽然離世。這變故猶如天塌下
來，張家頓陷黑暗之中。傅春丹每天以淚洗面，
剛上初中的長子源彬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但天
大不幸沒有嚇到傅春丹，她咬緊牙關挺起胸膛，
繼續養蜂，還教導源彬自強不息、帶好弟妹。窮
人的孩子早當家，源彬深知母親難處，初中畢業
後主動放棄學業，16歲的少年毅然挑起一百多斤
的蜂箱，跟媽媽踏上艱難的養蜂之路。
養蜂人的艱辛常人難以想像。他們長年漂泊異

鄉，隨蜜蜂「聞香而動」追趕花期，幾天前還在
江蘇追油菜花，幾天後又遠赴甘肅趕槐花。他們
胼手胝足風餐露宿，還要面對烈日暴雨、野獸侵
擾、交通事故等風險和人為騷擾，飽嘗人間辛
酸。十幾歲的張源彬像男子漢挑起父親的重擔，

母子倆常常抱頭痛哭，更多的則是相互鼓勵。
1976年秋，傅春丹邂逅章志明。歷盡創傷的人

最能感同身受，同樣的不幸和奮鬥使兩人走到一
起。婚後兩人攜手養蜂路，天南海北留下他倆辛
勤的足印。他倆都將對方子女視為己出，呵護有
加。不久，改革開放東風驟起，昔日被「邊緣
化」、飽嘗辛酸的蜂農也迎來春天，這個新組建的
家庭開始蕩起歡笑。
有母親和繼父呵護，兒子源彬養蜂勁頭更足

了。1986年，25歲的張源彬巧遇好姑娘張亞平。
張亞平是寧海某企業的骨幹，卻從小喜歡蜜蜂。
她被張源彬的陽光、刻苦和遠大抱負感動了，幾
經交往，兩人終於相戀，張亞平毅然辭職，成為
張源彬養蜂路上的得力助手。
在黑龍江、在青海湖、在西雙版納、在黃河故

道，張源彬與張亞平像「吉普賽人」一樣搬運
蜂箱四處追花逐蜜。成群的蜜蜂釀出甜蜜，也釀
就他倆甜蜜的愛情。張源彬為人真誠，樂施好
善，贏得朋友遍天下，他們的蜂箱越來越多，成
為寧海蜂農的領軍人物。源彬心中有個藍圖：他
不啻要當個優秀養蜂人，更想將全縣零零星星的
蜂農聯合起來，對蜂蜜進行精加工，成就一番大
事業，而這正是張亞平的夢想！
在父母的支持下，夫妻倆殫精竭慮，2002年創

建了源彬蜂業有限公司，讓全縣500戶蜂農有了依
托。十年拚搏，「源彬蜂業」已成為寧波和浙東
蜂業界佼佼者，還被命名為「全國蜂產品行業龍
頭企業」和浙江著名品牌。兒子事業有成，母親
和繼父也沒閒 ，傅春丹說：「阿拉養了一輩子
蜂，終於迎來了好日子，我們老兩口沒源彬做的
大，產品卻不愁銷，靠的是口口相傳！」章志明
在一旁微笑點頭。
見我意猶未盡，傅春丹說：「要不，叫源彬過

來吧，他正在外村與蜂農溝通呢！」我說「好啊!」
不到半小時，一輛黑色凌志急促駛來，跳下張源
彬和妻子張亞平。張源彬端的很陽光，堅毅中透
睿智，談吐卻很低調。兩代養蜂人互相問候，

儼然一個和睦美滿之家。
張亞平對我說，她從小記得朱德元帥一句話：

「蜜蜂是一寶，加強科學研究和普及養蜂意義重
大。」張源彬笑 補充道：「對呀，我們養蜂業
不與人爭糧，不與農爭地，不與家禽爭飼料，通
過授粉還讓農作物增產、農民增收，可謂空中造
田，是最理想的綠色環保產業！」傅春丹也插嘴
道：「現在蜂農日子好多了，國家還規定養蜂車
輛可走綠色通道，不再繳過路費啦！」
我問他們養蜂的體會，大伙說，養蜂樂趣多

多，蜂蜜能健身祛病，養蜂能修身養性，從蜜蜂
身上還能悟出許多做人道理。看 忙忙碌碌飛進
飛去的蜜蜂，就感覺渾身充滿力量和希望。空閒
時坐在院裡，品一杯清茶，聽蜜蜂歌舞，這享受
只有養蜂人才品味得到⋯⋯
歡笑聲在浙東沿海山村迴盪，我想起那句「苦

難能磨練人，也能成就人」的箴言。握別時，章
老對我講了一句貼心話：「我們一家最感激鄧小
平，沒有鄧公的改革開放，別說成就『甜蜜的事
業』，老命怕都丟啦！胡錦濤先生說的好——中國
要振興要強大，務必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
騰！」
寧海之行，耳聞目睹多矣，最令我沒齒難忘卻

是這個兩代蜂農之家的苦辣酸甜，它濃縮了中國
社會滄桑巨變的淵源啊！

邂逅養蜂人

■兩代蜂農，攝於浙江寧海茶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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